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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家庭行为 
及其影响因素

雷  珠  陈姿欣  桂先锋  虞钰微  谢  员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

摘  要｜目的：了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家庭行为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方法：采用自行编制

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大学生家庭行为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和心理韧性量表对 325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1）社会支持、心理韧性与家庭积极行为三个变量间呈显著正相关，（2）社会支持、心理韧性与家

庭消极行为分别呈显著负相关，（3）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家庭积极行为之间起部分中

介作用，在社会支持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家庭消极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结论：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

生期间，对于仍然被迫居家的大学生，应该对这部分群体增加社会支持，同时心理工作者也要有针对性地制

定出提高大学生心理韧性的干预策略，促进大学生的家庭积极行为，降低其家庭消极行为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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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大批大学生无法返校，在长期居家期间过程中，部分大学生开始出现压

抑焦躁、无聊郁闷等不良情绪以及相应的非适应性行为反应［1］。行为科学把人的行为视为心理特征和

外部环境的函数［2］，相应地，个体在家庭中的行为表现也可以被视为内部心理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

交互作用的结果。家庭行为从宏观角度可分为婚恋行为、生育行为、家庭消费行为、家务行为四大类［3］。

在本研究中，笔者将家庭行为从微观角度定义为大学生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由于外部环境影响和内

部心理特征的变化而在家庭生活中的一些行为表现，分为家庭积极行为和家庭消极行为两个方面，包括

关爱家庭成员、家庭讨论参与、手机依赖行为等。

社会支持是个体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中（包括父母、朋友等社会人以及家庭、单位等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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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获得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4］。社会支持通常被认为是个人处理紧张事件问题的一种潜在资源，这

种资源是由他人提供的［5］，因此社会支持也可被视为一种社会资源［6］。根据资源保存理论的观点，当

面对压力事件时，个体需要耗费大量的内在资源进行情绪调节，因此拥有更多资源的个体更不容易受到

资源损失的影响［7］。因此，社会支持程度越高的个体，能更好地适应负性环境，出现问题行为的概率

也就越低［8］。另一方面，缺乏社会支持会导致负面的心理状态，如焦虑、无助和沮丧［9］，较低的社会

支持的个体孤独感较高，手机成瘾也越严重［10］。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家庭行

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中社会支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家庭积极行为，显著负向预测家庭消极

行为。

心理韧性是指个体从逆境、失败、冲突等破坏性事件中恢复、甚至正向地改变与进步的一种积极的

心理能力［11］。心理韧性作为个体内在的心理资源之一，有助于促进个体在面对压力和挫折时的正向适应，

可有效降低抑郁、焦虑水平［12］。而建立心理韧性需要有丰富的资源通道［13］，相关研究表明，社会支

持和希望是青少年心理韧性的预测指标［14］。在对新型疫情期间基层医院医护人员的调查中发现，医护

人员心理韧性与社会支持得分呈正相关增加社会支持有利于提高个体的心理韧性［15］。另外，培养个体

良好的心理韧性、乐观、希望等积极心理品质也有助于减少个体问题行为的发生［8］。相关研究也证明

大学生的心理韧性各维度与拖延行为均呈显著负相关，提高心理韧性有助于降低大学生的拖延行为［16］。

心理韧性作为个体所拥有的一种积极心理能力，不同心理韧性水平的个体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其造成

的负性影响时也很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家庭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2：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大

学生家庭行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假设，本研究将深入探讨社会支持对大学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家庭行为的影响以及其作

用的具体机制，在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大学生的家庭行为现状的同时，也有助于心理工作者提出相应的策

略来帮助大学生更积极地应对负性事件。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被试主要针对疫情期间安全在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群体，问卷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至 4 月 24 日通

过问卷星形式发放，研究共回收 338 份数据，剔除回答时间过短或过长的问题问卷，最终保留有效问卷

325 份。其中男生 97 名，女生 228 名；本科生 223 名，研究生 102 名。被试年龄在 18~27 岁之间（M=21.00；

SD=5.33）。

2.2  研究工具

2.2.1  自编大学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家庭行为问卷

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1 代表从来没有，5 代表大部分有），在预测试阶段，经项目分析与探索

性因子分析，保留 6 个项目，提取出两个因子：家庭积极行为和家庭消极行为。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

χ2/df=1.627，RMSEA=0.056，CFI=0.973，IFI=0.974，TLI=0.949，NFI=0.934。本研究中，家庭积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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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消极行为两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707、0.645。

2.2.2  大学生社会支持量表

选取叶悦妹，戴晓阳［4］编制的《大学生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由 17 个条目组成，分为三个维度：

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每个条目采用李克特 5 点评分方法（1 代表不符合，5 代表符合），

得分越高，反映个体社会支持总体水平更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43。

2.2.3  心理韧性量表

采用于肖楠，张建新［17］修订的《心理韧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S）》中

文版测量心理韧性。共 25 题，采用李克特 5 点评分法（1 代表很不符合，5 代表很符合）。得分越高，

说明个体有更高的韧性。该量表中文版涉及坚韧、力量和乐观等 3 个因素。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系数为 0.943。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5.0 和 AMOS23.0 处理数据，统计分析包括 Pearson 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 Bootstrap

分析。

3  结果

3.1  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控制年级、居住地之后，对主要研究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1）：各变量之

间的相关均达到显著性水平。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家庭积极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50，r=0.51，

p<0.001），与家庭消极行为呈显著负相关（r=-0.13，p<0.05）；心理韧性与家庭积极行为呈正相关（r=0.44，

p<0.001），与家庭消极行为呈负相关（r=-0.29，p<0.001）。

表 1  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N=325）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ain study variables (N=325)

均分 1 2 3 4
1. 社会支持 3.82±0.57 1.00
2. 心理韧性 3.52±0.33 0.50*** 1.00

3. 家庭积极行为 3.36±0.57 0.51*** 0.44*** 1.00
4. 家庭消极行为 3.18±0.63 -0.13* -0.29** -0.14* 1.00

注：*p<0.05；**p<0.01，***p<0.001，下同。

3.2  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在对年级、居住地控制的条件下，对主要的研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3）

表明，社会支持能够显著预测心理韧性、家庭积极行为和家庭消极行为。因此 H1 得到支持。当在社会

支持和家庭积极行为的回归方程中放入中介变量即心理韧性后，社会支持对家庭积极行为的预测作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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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下降（β 从 0.467 降到 0.334），此时 t=5.903，p=0.0004，说明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和家庭积极行为

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在社会支持和家庭消极行为的回归方程中放入心理韧性后，社会支持对家庭消

极行为的预测作用也呈现下降且不显著（β 从 -0.168 降到 -0.009），此时 t=0.133，p=0.894，说明心理

韧性在社会支持和家庭消极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表 2  心理韧性、社会支持和家庭积极行为变量间的回归分析（N=325）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ocial support and positive 

family behavior (N=325)

预测变量
结果变量

家庭积极行为 心理韧性 家庭积极行为
β t β t β t

性别 0.093 1.16 -0.196 -3.226** 0.158 2.007
居住地 0.115 1.549 0.072 1.283 0.091 1.260

年级 0.051 2.206 -0.001 -0.067 0.051 2.294*

社会支持 0.467 9.276*** 0.399 10.471*** 0.334 5.903***

心理韧性 0.334 4.669***

F 31.311*** 31.116*** 31.037***

R2 0.281 0.28 0.327

表 3  心理韧性、社会支持和家庭消极行为变量间的回归分析（N=325）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ocial support and negative 

family behavior (N=325)

预测变量
结果变量

家庭消极行为 心理韧性 家庭消极行为
β t β t β t

性别 0.149 1.541 -0.196 -3.226** 0.072 0.75
居住地 -0.159 -1.773 0.072 1.283 -0.13 -1.495

年级 0.063 2.26 -0.001 -0.067 0.063 2.312
社会支持 -0.168 -2.752** 0.399 0.471*** -0.009 -0.133
心理韧性 -0.398 -4.584***

F 3.829*** 31.116*** 7.457***

R2 0.046 0.28 0.105

进一步采用 Hayes 编制的 SPSS 宏中的 Model4［18］，执行基于 Bootstrap 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社会支持对家庭积极行为的直接效应及心理韧性的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95% 的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含

0（见表 4），表明社会支持不仅能直接预测家庭积极行为，而且能够通过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预测家庭

积极行为。该直接效应（0.334）和中介效应（0.133）分别占总效应（0.467）的 71.45%、28.55%。另一

方面，在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对家庭消极行为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中，直接效应为 -0.144 ～ 0.126，

此区间包含 0，间接效应为 -0.242 ～ -0.084，在 Bootstrap95% 置信区间之间不包含 0（见表 5），验证

了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和家庭消极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因此，假设 2 再次得到验证：心理韧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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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家庭行为（积极的和消极的）间发挥中介作用。

表 4  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和大学生家庭积极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4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positive 

family behaviors of college students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相对中介效应
心理韧性的间接效应 0.133 0.037 0.064 0.210 28.55%

直接效应 0.334 0.057 0.222 0.445 71.45%
总效应：社会支持→家庭积极行为 0.467 0.050 0.368 0.563

注：Boot 标准误以及 Boot CI 下限和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 Bootstrap 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

95% 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下同。

表 5  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和大学生家庭消极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5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nagative 

family behaviors of college students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心理韧性的间接效应 -0.159 0.041 -0.242 -0.084

直接效应 -0.009 0.069 -0.144 0.126
总效应：社会支持→家庭消极行为 -0.168 0.062 -0.292 -0.047

4  讨论

4.1  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家庭行为的影响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家庭积极行为，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家庭积

极行为，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家庭消极行为，因此假设 1 成立。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类似，积极的社会

支持会鼓励个体采取健康行为，而低水平的社会支持可能会使个体通过暴食或吸烟来寻找安慰［19］。根

据人本主义需要层次理论，社会支持程度较低的学生，现实生活中较少获得他人的认可和支持，无法满

足其归属和爱的需要，因此他们可能从其他处扩大情感支持的来源如手机网络［20］，或者采取消极应对

的方式如拖延当下要完成的事情［16］，导致家庭消极行为的概率增加。而对于社会支持程度较高的学生，

社会支持可以为大学生提供心理资源、归属感、情感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减轻个体的心理压力反应，

缓解精神紧张状态，从而促进大学生表现更多的家庭积极行为。 

4.2  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家庭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回归分析及 Bootstrap 检验结果表明，心理韧性部分中介了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家庭积极行为。心理韧

性是积极心理资本的成分之一，是个体应对负性情境的一种心理资源［21］。资源保存理论认为，拥有较

多的资源的个体不易受到资源损失的攻击，且更有能力获得资源，高社会支持的个体，由于来自温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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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环境的社会支持以及与他人的亲密关系的存在，可以帮助个人养成积极的情绪，建设更持久的心

理资源，因此具有更高的心理韧性［22］，而心理韧性水平高的个体，他们也更善于通过家庭支持和人际

帮助来解决问题，因而压力性情境下也会表现更多的家庭积极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家庭消极行为起完全中介作用，这与其他学者的相关

研究结果类似，谢文澜等发现，社会支持和积极心理资本与问题行为呈负相关，且积极心理资本在社会

支持和问题行为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8］。本研究的此结果也表明，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水平低，可能并

不会直接表现更多的家庭消极行为，而是因为低社会支持导致个体的心理韧性水平低，面对压力性情境

时不能成功地实现正向适应，从而导致当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压力事件时，心理韧性低的大学生家

庭消极行为出现的概率会更大。

另外，从具体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可以发现，心理韧性对家庭消极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要大

于社会支持对家庭积极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对于这一结果可能的解释是，消极行为的发生更多的受人

们的内在心理因素影响，低社会支持直接导致个体出现家庭消极行为的概率较小，个体自身的心理素质

直接影响个体对负性情境的反应，心理韧性低的个体因其对事件的负性认知更容易出现沮丧、怀疑等情

绪，从而使其出现家庭消极行为的概率增加。外部原因是变化的条件，内部原因才是变化的基础，外因

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心理韧性（内因）与大学生家庭消极行为的关系比社会支持（外因）与大学

生家庭消极行为的关系更密切。

4.3  研究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在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基于心理韧性的理论探讨社会支持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家庭行为

的影响。在实践层面，本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基于上述结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何促进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家庭行为表现，可以从社会支持（外在路径）和心理韧性（内在路径）两方面入手。

首先，增强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网络，在大学生长期居家的这段时期，大学生要学会改变个体对事件的负面

认知，主动向朋友、家长寻求情感支持，保证心理平衡；另一方面，家长在与大学生子女在家庭长时间相

处的过程中，也要注意更多的以温暖、鼓励性的方式与大学生子女互动，尊重对方的自主意愿。其次，本

文研究结果启示教育工作者或心理学研究者可以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对大学生群体有针对性地制定提

高心理韧性的干预策略和方案，培养大学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此类危机事件或面对各种负性情境的积极应

对技巧，有助于帮助大学生具备自我调整、自我向上的能力，促进个体、家庭与社会的良性发展。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所针对的家庭行为仅仅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

居家行为表现，由于并不能完全代表大学生在日常假期的家庭行为，因此，仅调查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家

庭行为表现所得出的研究结论的推广性和代表性还需要谨慎考虑。其次，本研究由于空间和时间限制采

用横断研究设计，因此仍难以得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可采取追踪研究进一步考察，以便

更深入地揭示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

5  结论

（1）社会支持显著预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家庭行为，社会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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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积极行为，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家庭消极行为。

（2）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家庭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其中在社会支

持和家庭积极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社会支持和家庭消极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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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COVID-19 
Epidemic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Lei Zhu Chen Zixin Gui Xianfeng Yu Yuwei Xie Yuan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 han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family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and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 Methods: 325 
college students were surveyed by the self-developed Family Behavior Scale,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cale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Results: (1)There a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c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positive family behavior, (2)
there are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c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positive 
family behavior respectively, and(3)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lays a part of mediation role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positive family behavior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and plays a complete mediation 
role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negative family behavior. Conclusion: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social support should be increased for the college students who still forced to stay at home. Meanwhile, 
psychological workers should also develop targete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o improv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ir positive family behavior and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their negative family behavior.
Keywords: COVID-19 Epidemic; Positive family behavior; Negative family behavior; Social suppor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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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家庭行为量表

请您根据疫情期间您在家的实际情况，在下列代表频率的形容词中，选择最符合自己的一项。

从来没有 很少有 有时会有 经常有 大部分有
1．我会和家庭成员互相讨论交流社会信息
2．我在家会主动和家庭成员一起寻找娱乐的方式以调节家庭氛围
3．我会在生活中主动关心家庭成员的生理心理健康
4．如果没有明确的指令，我总是觉得无所事事
5．我每天使用手机将近 10 小时
6．相比以前，我完成一个任务拖延的时间更长


